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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是近年来正在初步探索的一种环境教育形式， 旨在以生态博物馆为平台实现环

境教育和生态文明思想传播， 拉近学生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以知识转移路径模型为理论支撑， 探索生态博物馆环境

教育知识转移基本路径， 以福建戴云山生态博物馆为研究案例， 围绕其环境教育教学类型及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在

此基础上， 通过注重知识深度开发、 强化知识处理能力、 探索实现知识应用途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更好地实

现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与生态文明理念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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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发展， 自然教育、 环境教育和可持续

教育等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不断涌现。 在环境

教育理论的促进下， 学科教育学视域下的环境教育

已具备了完整的学科形态， 环境教育学创立成为必

然［１］。 环境教育作为最广泛且最容易被大众所认知

和接纳的概念， 其内容一直在不断扩展和补充， 衍

生出水环境教育、 乡土环境教育等新概念。 自此，
环境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注重培养社会公众环境意识、
树立科学价值观、 教授保护环境知识与技能的科普

教育［２］。 近年来， 在我国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桂林、 绵阳、 绍兴等城市环境教育的不同业态逐渐

推广和普及。 据 《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及展

望》 报告显示， 我国城市公众对环境教育具有较高

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 一线和二线城市受访者中分

别有 ９４％和 ８８％的人表示至少每月一次到大自然中

活动。 我国环境教育呈现出融合旅游、 教育、 户外

拓展和健身等行业发展的特点， 出现了如燕山学堂、
登龙云合森林学校等注重环境教育和生态理念传播

的学校模式。 同时， 也出现如深圳湾公园自然教育

中心、 拉图尔社区等注重环境保护和实践的教育机

构。 环境教育和生态文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３］， 随着环境教育的实践与推广， 生态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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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人心， 也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态

观念和价值观念， 引导其自觉维护生存和发展的生

态环境， 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环境教育的新型载体， 生态博物馆在构建

地方文化认同和活态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生态博物馆立足于区域优越的自然生态

环境， 探究区域居民生活与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之

间的发展历程与演变方式， 通过研学方式， 对自然

与文化遗产进行保存、 展示、 培育和发展。 当前，
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博物馆研究已经从生态博物馆

建立的思想渊源［４］、 概念定义［５］ 及功能的理论层面

拓展到文化遗产保护［６］、 乡村建设［７］、 旅游开发［８］

等实践层面， 但较少有学者以知识转移的研究方式

探讨生态博物馆的环境教育功能。 基于此， 本文从

知识转移理论视角出发， 以福建戴云山生态博物馆

为研究对象， 对环境教育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以期

推进我国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发展。
一、 环境教育知识转移模型构建

知识转移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 ＴｅｅＣｅ［９］ 在研究

企业技术跨国转移过程中首次提出的， 他发现应用

性知识在转移过程中能够被大量增加。 此后， 迈克

尔·波兰尼［１０］将知识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表达方

式， 他认为隐性知识需要根植在个体的行动和切身

经验中。 日本学者 Ｉｋｕｊｉｒｏ Ｎｏｎａｋａ［１１］根据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相互转化与知识转移关系并结合公司案例，
提出 ＳＣＥＩ 模型。 近年来， 我国学者将知识转移理论

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 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 唐朝

莉［１２］、 徐海玲［１３］ 等学者围绕知识转移对教育的影

响进行研究； 陈佑成［１４］等认为知识提供者通过媒介

逐步将知识向知识接受者转移， 进一步论证了知识

转移理论在教育研究领域应用的可行性。
知识转移理论研究方式在教育领域也有不同的

划分。 有学者将知识转移分为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

两个阶段［１５］， 而 Ｆｒａｎｋ 和孙红霞等将知识转移划分

为知识产生、 知识识别、 知识处理、 知识传播和知

识利用 ５ 个阶段［１６－１７］。 本研究以 Ｆｒａｎｋ 和孙红霞等

的知识转移划分理论为参考， 构建生态博物馆环境

教育的知识转移路径模型， 如图 １ 所示， 运用知识

转移理论研究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的基本路径。

图 １　 环境教育的知识转移路径模型

Ｔａｂ. 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一） 知识产生阶段

知识产生阶段是环境教育知识转移的前提和首

要条件， 是环境教育实现知识传递的基础。 生态博

物馆在这一阶段扮演知识生产者的角色， 是对人们

生活方式、 探索自然的生产实践经验以及人文传统

文化的收集和整理过程， 并通过系统性挖掘提炼，
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为环境教育的实现提

供知识储备。
（二） 知识识别阶段

知识识别阶段是环境教育知识转移的必要途径。
在此环节， 生态博物馆发挥其知识加工和转化功能，

将抽象的知识概念化和系统化， 探索环境教育知识

的个性和共性， 推动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更深层次

转化， 为环境教育的接受者能够感应到知识价值提

供保障。
（三） 知识处理阶段

知识处理阶段是环境教育知识转移的重要手段。
生态博物馆在此阶段扮演知识包装者的角色， 将知

识通过文字、 图像和视频等方式合理设计成不同层

次人群接受的课程， 最终实现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

转化， 为环境教育知识传播阶段能够有效进行提供

知识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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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识传播阶段

知识传播阶段是环境教育知识转移的有效载体。
生态博物馆在这一阶段扮演知识传播者的角色， 通

过引导学生接受转化为文字、 图像和视频的知识，
并应用科技手段有效提升知识传播速度和加深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 从而实现学生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

的双向提升。
（五） 知识应用阶段

知识应用阶段是环境教育知识转移的根本保障。
在此阶段， 生态博物馆主要扮演考察者的角色， 通

过考察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对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情

况， 帮助学生学会自我整合和产生新能力， 实现知

识转移。
二、 福建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实践探索

（一） 环境教育案例选择

福建戴云山生态博物馆位于戴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 该馆建筑面积 ２ ８７０ ｍ２， 展厅面积 ２ ３００
ｍ２，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正式对外开放。 馆内设立 “三山

解读、 动物资源、 生态文明示范、 法制教育” 等 ８
大展区， 将 “文化与积淀、 教育与研究、 展示与交

流、 文明与进步” 等功能相融合， 综合展示德化

县、 戴云山生态和资源特色以及德化－台湾渊源的

文化传统等内容。 同时， 戴云山保护区作为我国东

南沿海生物多样性基因库、 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物

安全岛屿和生态安全屏障，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科研教学实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的建成对促进海峡两岸青少

年科教交流和生态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且其近

两年正在探索的环境教育、 自然教育对我国环境教

育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故本文选取福建戴云山生态博物馆作为研究案例。

（二）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实践探索

１. 环境教育教学模式

正确划分教学模式能够促进生态博物馆环境教

育课程教学工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对提高教学质

量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 总结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现

有的环境教育方式， 将其归纳为解说式、 体验式以

及实践式教学模式。
一是解说式教学模式。 解说式教学模式是生态

博物馆环境教育的基础，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组织专

业的讲解员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讲解， 并在特定区

域内播放相关知识讲解视频、 音频， 同时分发知识

内容图册以促进学生知识概念理解。
二是体验式教学模式。 体验式教学模式是戴云

山生态博物馆特色所在， 它融合应用 ４Ｄ 投影、 电

子沙盘、 ＶＲ 互动、 大型生态场景还原、 幻影成像等

科技， 帮助学生在馆内体验自然魅力。
三是实践式教学模式。 当前戴云山生态博物馆

实践式教学尚未开展， 但已作为目标纳入博物馆环

境教育发展规划中， 且实践式教学对于环境教育十

分重要。 故本文借鉴相关环境教育案例， 并结合戴

云山生态博物馆实际情况提出实践式教学模式。 实

践式教学模式是学生在接受解说式和体验式教学后，
通过户外实践中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 加以补充、
增强。

２. 环境教育知识转移实践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通过借鉴国内外生态博物馆

建设思路， 并结合新时代的要求， 积极探索 “人与

自然” 和谐共生， 依托 “互联网 ＋” 技术等开展

活动。
一是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交互， 挖掘环境教育

知识。 一方面，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设立 “三山解

读” 区、 植物资源区、 动物资源区、 生态场景还原

区等， 通过触控屏、 图文展板与动植物标本等方式

传播生态文明； 另一方面， 充分挖掘环境教育人类

文化， 把德化瓷都文化等多元人文因素与生态文明

完美融入， 引导学生在接受自然知识教育的同时，
又能够拓展人文知识， 增加学生获取知识的深度和

广度。
二是多手段加强基础概念理解， 促进环境教育

知识识别和处理。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积极探索环境

教育知识， 践行知识转移理论， 将相关文字、 图像

和视频等资源进行整合， 通过知识传播阶段将知识

向学生转移， 帮助学生初步理解环境教育的外在表

现以及基本概念， 保障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知识转

移的进一步实施。
三是融合科技产品， 创新体验教育， 促进环境

教育传播。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积极倡导科

技融合体验的教学方式， 通过 ＶＲ 虚拟现实技术，
还原戴云山的壮阔景象， 带给学生身临其境的全感

官震撼体验， 并通过模拟动画， 形象展现戴云山脉

“防抗北上台风侵袭， 阻挡南下寒流， 阻挡暖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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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形成地形雨” 的生态屏障功能， 增加学生对环境

教育的学习热情， 促进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知识

转移。
（三） 环境教育知识转移存在的问题

当前， 戴云山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虽然在国家

政策保障、 市场需求以及地域环境等方面具备优势，
但由于户外教学安全隐患难以保障、 市场同质化严

重以及专业人才缺乏等因素， 导致户外教学仍处于

探索初期， 无法正式面向学生开放。 这对于环境教

育是一种严重的缺失， 学生无法把环境教育所学应

用到实践中， 难以实现自我整合和产生新知识， 从

而无法完成环境教育知识转移的知识应用阶段。
三、 知识转移视角下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实现

路径

环境教育作为生态博物馆的又一新功能， 其管

理措施、 教育内容、 教育手段等要素的规范化是确

保我国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过程获得最佳秩序的前

提。 因此， 为促进我国环境教育进入新阶段， 围绕

环境教育知识转移模型并结合戴云山生态博物馆实

践提出建议。
（一） 注重知识深度开发， 推进知识有效识别

运行良好的环境教育体系应建立在生动而丰富

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基础之上。 这就要求我们在知识

开发层面， 应融合自然文化和人类文化， 开发促进

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义的知识源。 在知识

识别层面， 成立专业人才组成的课题组， 构建环境

教育系统， 将散乱的环境教育知识源进行识别、 梳

理， 形成一条完整的知识体系链。
（二） 强化知识处理能力， 打造品质知识传播

在知识处理方面， 由于环境教育行业竞争激烈，
生态博物馆要在促进知识转移的同时提高自身竞争

力， 打造高品质环境教育建设。 应从硬件设备和软

件设施两个方面着手， 对硬件设备如解说设备、 活

动设备和场地设备等及时更新和维护； 对软件设施

如课程建设、 品牌建设、 服务建设等进行改良创新，
突出自身特色。 在知识传播方面， 需加强环境教育

的顶层设计， 做到内容与形式多样化， 在课程中融

入生态学、 昆虫学等知识。 此外， 把互动形式引入

日常教学中， 通过游戏和手工制作等方式增加教学

的趣味性和互动性［１８］， 并利用科技手段增加学生环

境教育场景体验， 进而打造环境教育课程魅力， 提

升综合竞争力。
（三） 探索实现知识应用途径， 保障知识转移

实施

实现知识应用的最佳途径是实践， 通过实践能

够检验自身在知识转移阶段的疏漏。 为保障知识应

用阶段的有效实施， 必须加强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和管理

操作程序， 提升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的安全防范预

警机制， 及时发布天气、 地质、 突发事件等信息，
完善安全隔离带、 防护网， 建立不间断巡查机制，
并对行业从业者进行救护技能和应急处理培训。

（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人才培养

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方面， 制定规范化环境教

育制度， 以实现创新提升现有环境教育活动和硬件

设施， 推进我国自然科普教育的全面发展。 与此同

时， 可以通过项目共建和政府购买等方式， 鼓励和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教育建设。 在人才培养方面，
各高校特别是师范类院校应开设服务环境教育的专

业或相应课程， 在课程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各类型

环境教育知识传递的异同及促进知识转移的方案，
任课教师带领学生在生态博物馆、 乡间田野、 自然

保护区等地开展以环境教育为目的的实践教学， 为

我国环境教育建设培养专业人才［１９］。
四、 结语

环境教育从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教

学场所从室内转向户外， 实现从单一的课程设计发

展到拥有完备的环境教育体系的巨大转变。 纵观国

内外环境教育发展史， 可以清晰地发现人类对生态

环境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对新

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要注重生态

博物馆环境教育的知识转移可实现路径， 深度开发

知识可利用价值， 不断探索知识应用新途径， 同时

完善相应体制机制，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致力于实

现生态博物馆环境教育的长效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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